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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九大队烈士纪念碑。资料照片

香港素有“东方明珠”的美誉，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抗战时期既是英国在远东控制的重要金融、经济

与军事基地之一，又是中国对外联络与物资秘密输入的重要渠道，早已被日军纳为重点进攻目标。为进

一步实现南进计划、彻底破坏援华路线、迫使中国屈服，1941年12月8日，日军在偷袭美军基地珍珠港

的同时，大举进犯香港。在香港沦陷后的三年零八个月里，由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港九大队慨然而起，与

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灵活周旋，书写出可歌可泣、气壮山河的英雄篇章，为华南抗战和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插入香港敌后的尖刀

1941年12月8日凌晨，凄厉的空袭警报划破了香港夜的静谧，日机炸弹的爆炸声瞬间响彻全岛。早

已集结完毕的日军1.5万余人，越过深圳河迅速入侵九龙；12日，九龙沦陷；18日，日军登陆香港。尽



管丘吉尔21日声称驻港英军“无论如何决无屈服的念头”，但港督杨慕琦还是于25日圣诞节下午降日，当

天被称为“黑色圣诞”。

其实对于日军的作战行动，中国共产党人早有预判。同年11月下旬，日军即将进攻香港时，广东

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前身）即接到了正在香港开会的该队政委尹林平的指示：“作好应变的准

备，一旦战事发生，立即派部队进入港九地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根据这一指示，广东人民抗日游

击队于12月9日派一部兵力进入新界元朗地区活动；11日，派茜坑、马鞍岭抗日自卫队挺进西贡半岛的

赤径、企岭下、深涌附近，并从第3大队第1中队抽调20人组成小分队，从惠阳短枪队等部抽调10余人

组成短枪队，同时进入西贡。随后，这3支队伍组成武工队性质的短枪队，队内设立临时中共党支部。

至此，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挺进九龙、新界地区有近百人，如同一把尖刀，深深插入日军的心脏。

1942年2月，为加强港九地区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上述部队统一编为港九大队，蔡国梁任大队长，陈

达明任政治委员，黄高阳任政训室主任，下辖短枪队、长枪队和海上队。

蓬勃开展的城市游击战

为巩固香港的重要“堡垒”作用，日军任命陆军中将矶谷廉介为港督，以军警特宪钩织成严密的殖民

统治网，大肆进行军事镇压、经济掠夺和文化奴役，使香港进入漫长的“黑暗时期”。港九大队利用日军

占领香港初期兵力不足、无暇顾及乡村的有利时机，派出大批民运队员深入到九龙、新界的650多个村

庄，积极发展、组织和武装群众，肃清土匪，组建抗日团体，收集英军遗弃的武器，不断扩大队伍，还

在一些村子建立了“白皮红心”政权，为游击战争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针对港九地区地域狭窄、回旋余地小、日伪军警林立、城镇密集的特点，港九大队着重发挥短枪队

的高机动优势，多打小仗、巧仗，扰得敌人蒙头转向，袭得敌人笼破网穿，打得敌人惶惶不可终日，推

动了城市游击战争的蓬勃发展。名扬港九的传奇英雄刘锦进，就是短枪队中涌现出的杰出代表。刘锦进

原名刘黑仔，是西贡区沙田短枪队副队长。他和队长黄冠芳率领短枪队以观音山、吊草岩一带为依托，

频频奇袭日军，屡建战功。该队曾在狮子山下与日军的遭遇战中全歼日军1个分队；在窝塘村联合抗日

自卫队夜袭日军兵营，全歼日军1个工兵分队；化装奇袭日军牛池湾哨所，全歼日伪军16人。刘锦进更

是英勇无畏，曾3次化装挑着菜担进入九龙市区，击毙4名岗哨日军；设伏活捉日本高级特务东条正

芝；驾船在九龙太古船坞海面跳过敌船，活捉了两名密探……刘锦进的英勇事迹扬我军威、大快人心，

令敌闻名丧胆、谈虎色变。经过艰苦斗争，港九大队在西贡、沙头角、元朗、大屿山、上水等地建立了

抗日游击根据地，部队人数也于1943年春夏后增至约800人，下辖5个地区中队、1个海上中队、2个长

枪中队和1个直属中队。

灵活游击歼敌的同时，港九大队从1943年春开始，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作战。进入1944

年后，这种反“扫荡”作战更加频繁，几乎月月都有，在5月1个月内竟多达8次。1944年2月，日军出动

1000余人，陆海空密切配合，以“远道奔袭”“分区拉网”“拉锯清剿”等战术，对沙田、西贡进行了为期17

天的“扫荡”，企图一举歼灭港九大队。港九大队遂以西贡中队在内线积极进行麻雀战，机动灵活歼敌；

以短枪队挺进外线九龙市区，神出鬼没伏击日军。13日，刘锦进带领3名队员乔装奔赴市区九龙塘，处

决了日军九龙宪兵司令部的汉奸翻译，令日军大为震惊；接着又和黄冠芳率队潜入启德机场，炸毁日军

油库1座、飞机1架。同时，市区中队也全线出击，展开了“纸弹战”（散发传单）“地雷战”，成功爆破了

九龙窝打老街四号铁路桥。几支队伍配合作战，迫使日军回援，仓促结束“扫荡”。

驰骋南海之滨的“土海军”

港九大队既是陆地猛虎，又是海上蛟龙。这支队伍与兄弟部队护航大队一起，被誉为中国的“土海

军”。日军侵占香港后，开辟了从广州经香港、汕头至台湾的海上运输线，把从华南掠夺的战略物资运

往日本，再由日本运输武器到东南亚和中国战场。为了破坏日军的运输线，港九大队海上队扩编为海上

中队，苦学苦练海上杀敌技能，从“旱老虎”变成了“深水龙”，游弋在大鹏湾内及九龙西贡沿海至担杆岛

附近，出奇制胜、以弱克强，开创了独具特色的海上游击战，创造出一套小船打大船、木船歼灭机动船

的宝贵经验。



1943年11月下旬，海上中队两艘武装船在西贡以东果洲的外海巡逻，发现从汕头方向驶来1艘日海

军机帆船，拖带着1艘武装木帆船，逆风向香港方向航行。海上中队立即投入战斗，1号船顺风斜插敌

船，2号船绕向敌船左侧截其后路，并集中火力猛烈射击敌船。日机帆船突然遇袭手忙脚乱，一边还

击，一边赶紧切断拖带的武装木帆船的缆绳，仓惶向香港逃窜。海上中队顺利缴获武装木帆船上的全部

物资，船上的数十吨白纸刚好解决了我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机关报《前进报》的急需。

海上中队如同蛟龙翻江，不仅扰乱了日军的海上交通线，还直捣日军巢穴，有力地配合了地面部队

作战。1944年8月16日，海上中队派出两艘武装船，夜袭停泊着3艘船的日军大鹏湾内黄竹角据点。我1

号船直插右侧敌船，双方轻重机枪同时开火；2号船趁机从左侧隐蔽接敌，离敌船30米时突然向敌投掷

2枚鱼炮（甘油炸药制成的炸药包），引起敌船大火。此时，1号船借势逼近右侧敌船，投掷鱼炮，敌

船一声巨响后火光冲天。中间敌船见势不妙立即升帆企图逃窜，1号船船头战士迅速用长篙钩住敌船帆

绳，随后纷纷跃上敌船，于拂晓前顺利结束战斗，击沉日船3艘，毙伤敌38人。

在3年多的海上游击战中，港九大队海上中队与护航大队一起，共击沉敌船7艘，俘获43艘，击毙

日军52人、俘36人，日军溺亡40余人，击毙伪军近百人、俘50余人，缴获轻机枪5挺、步枪50支、山炮

1门及大批物资，为破坏日军海上运输、保护我方交通队和商旅安全、抢救物资等作出了重要贡献。正

如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政委尹林平所指出的，中国的“土海军”驰骋于南海之滨，“使大亚湾和大鹏湾

成为我军的内海，应予高度赞扬”。

重要的中转站与安置点

香港沦陷前，港九地区已是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物资、药品、武器、弹药的重要补给地。香港沦陷

后，港九大队将收集的英军遗留物资和武器弹药，连同每次战斗后缴获的大部分战利品，都源源不断运

回内地，送给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同时他们还利用香港物资集散地的优势，帮助党组织和游击队搜

集、运送物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指战员们的衣服、日用品及各类药品等，不少也都来源于港九地

区。日本投降后，港九大队积极转移武器弹药，就地掩埋或设法运回内地，还将收缴的日军汽车转给当

地汽车行，为以后部队活动积蓄了经费。

由于港九地区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因而也成为敌情紧张时部队休整或转移伤病员的重要安置点。

1943年1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总队惠阳大队在梧桐山战斗中有10余人负伤，便被运至港九沙头角三

亚村附近茅寮治疗。在物资短缺的情况下，港九大队医务人员宁肯自己挨饿，也将仅有的菜粥让给伤病

员。1944年，护航大队大队长刘培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必须进行手术治疗，也是由港九大队在当地群

众帮助下转送至香港医院，手术后又在西贡医疗点休养了一段时间才返回部队。

此外，随着港九大队游击战争的发展，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1942年由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扩

编而成）的机关报《前进报》社曾一度进驻沙头角和大埔地区。大量的报纸通过交通站发向驻港日军、

伪政府和广大民众，成为游击队攻心制胜、鼓舞士气的利器。

虎口脱险的秘密大营救

随着日军炮火的骤然而至，香港这个战时的“世外桃源”瞬间破灭。日军侵占香港后立即封锁香港至

九龙的海上交通，大肆搜捕、诱捕爱国人士和抗日志士。这样，早年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

高潮中被疏散到香港的数百名知名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面对更加残酷的迫害，身陷孤岛，处境

十分艰难。

1941年12月8日，战事爆发当日，周恩来就接到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来电，“香港文化界人士和党的

工作人员应向南洋及东江撤退”。8日至9日，周恩来连续致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等人：要

不惜任何代价，营救被困在港的文化界精英、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将其转移往大后方安全地

区。

这是一项与时间赛跑的艰苦而复杂的工作，港九大队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他们与香港中

共地下组织一起，动用各种关系层层串联，设法与全部滞留人员逐一联系，帮助他们摆脱日军特务的监



视跟踪转移住址，分东西两线，秘密分批从港岛偷渡过海，护送到九龙佐敦道、花园街、上海街等秘密

接待处，再转送至东江抗日根据地。1942年元旦，廖承志、连贯、乔冠华等在地下交通站负责人李健

行、短枪队队长黄冠芳的掩护下，先行撤离香港。1月9日，在香港洛克道的临时集中点，茅盾、叶以

群等人乔装混在难民群中，由交通员带领穿街越巷，黄昏时来到铜锣湾避风塘，穿过被剪开的铁丝网缺

口偷偷上船。次日凌晨，又与前期抵达的邹韬奋、胡绳等一起，在交通员的带领下改乘3只竹篷小艇，

趁日军换岗之机疾驰渡海，抵达九龙市区秘密接待点。11日，一行人再次扮作难民，在武工队的护送

下翻山越岭，历经艰辛终于抵达阳台山抗日根据地。同时，从九龙西贡乘船的部分爱国民主人士，也辗

转抵达坪山抗日根据地。由于何香凝、柳亚子等体弱不易爬山涉水，只能乘风帆船至汕尾，偏偏海上无

风可乘，被迫漂泊多日，缺粮少水，多亏港九大队送粮送水才化险为夷。

两条营救路线布满日军岗卡，时有土匪袭扰，险情重重。港九大队官兵冒着生命危险奔走其间，历

经艰难险阻。经过6个多月的紧张营救工作，800余名知名文化界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终于逃离日军“虎

口”，突然出现在内地大后方，极大震撼了日军。这一壮举蜚声海外，被茅盾称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

救工作”。对这段惊心动魄的往事，夏衍评价道：“大营救表明了党中央、南方局对知识分子的关怀”“这

是真正的肝胆相照，生死与共”。

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斗争的前哨

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港九大队严格遵循上级指示，积极加强与

盟军合作，配合盟军作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香港沦陷后，囚禁在集中营中的港府官员、英军官兵和英、印、荷、比、俄、丹、挪、菲等国侨

民，成为港九大队营救的主要目标。从1942年2月开始，仅耗时短短两个月，港九大队就营救出香港警

司汤姆逊先生等多名英军官兵。后经被救的赖特上校建议，英军成立了专门营救战俘的英军服务团，由

此开始了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营救盟军、互通军事情报的短暂合作。

随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调派熟悉英语、有合适社会关系的干部，在港九大队建立了国际工作

小组，黄作梅任组长，并在香港和九龙设立了秘密的联络点。尽管受国民党方面的干扰，英方同年8月

断绝了与我方的联系，但港九大队本着坚持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仍冒着极大的危险积极展开

营救活动：有的通过牧师、神父直接打入了集中营；有的乔装成小商贩，趁集中营战俘外出劳动之机，

帮其藏匿再伺机转移；还有的将写着英文的木板漂流到驻扎在海边的集中营，秘密取得联系后帮助战俘

逃离。这些获救人员多次致信感谢港九大队，英军服务团负责人赖特对游击队的壮举也深表敬意，曾向

游击队领导表示：“如果没有你们的帮助，我们是不会做出什么工作来的”。港九大队努力营救盟军和国

际友人，赢得了盟国的赞扬，在国际上声誉日高。战后，英国政府对我营救英军的这一珍贵援助“表示

钦佩”，给予高度赞扬，并授予黄作梅一枚奖励勋章。此外，港九大队还营救了美军第14航空队飞行员

克尔中尉，受到国内外高度赞誉。

与盟军合作收集日军情报，是港九大队的又一重要贡献。鉴于东江纵队（由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

1943年12月改编而成）日益重要的国际地位，美军第14航空队主动与东江纵队接洽，提出建立电台、

收集日军情报等合作事宜。东江纵队请示延安后，答应了美军的请求，建立了联络处，情报范围遍布整

个东江敌后和西江、北江地区。港九大队更是成立了大队、中队、群众三级情报网，并派人渗透到日军

行政要害部门，网、线、点全覆盖，耳目遍及港九。女队员文淑筠天天站在中环半山“儒林台八号”的4

层楼阳台上，用望远镜观察记录维多利亚港日军舰艇进出港及锚泊情况。同时会讲英语和日语的情报员

李成，设法打入驻港日军宪兵总部特高课，取得了驻港日军的军用地图副本，交给地下党员黄施民，通

过港九大队地下交通站送到东江纵队司令部，而后转交美军。凭借此图，美军于1944年底至1945年

初，连续轰炸了日军的香港军事设施。港九大队为美军提供的情报举不胜举，如香港日军的海防详图，

日军在港机关、油仓、机场、船坞等详细图样，日本华南舰队密码，伪香港政府组织详情、文件报告和

军事图册摘录，日军在香港的防卫力量，广九沿线日军工事图解等。正是由于港九大队及其兄弟部队的

突出表现，美军盛赞其情报工作“对美国战略部队在中国的组织的成功有着决定的贡献”。


